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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物馆旅游是凝聚记忆、形塑认同的重要文化实践。携带个人记忆的游客如何在博物馆旅游中建立文化

认同、建立什么样的文化认同尚有待解答。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通过访谈、观察和主题分析法，

以期揭示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博物馆以实物展品、展陈设计、社会互动三种形式唤醒游客个人记忆；

随后通过同化、顺应两条学习路径，达成记忆与展陈事实间的平衡状态；并激发惊奇、震撼、自豪等积

极情感催化个体生成多元文化认同，包括群体文化认同、地方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和现代文化认同。

通过这一路径机制，揭示了博物馆游客个人记忆与文化认同建构的内在联系，拓展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在博物馆游客体验研究中的解释力，为博物馆方如何有效促进游客教育、履行文化传播功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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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eum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actice that consolidates memories and shapes identity. 
How tourists carrying personal memories can establish cultural identity in museum tourism and 
what kind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y can establish remains to be answered.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learn-
ing theory, this article aims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through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and thematic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museums awaken tourists’ personal memories through three forms: 
physical exhibits, exhibition desig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ubsequently, a balance between memory 
and exhibition facts is achieved through two learning paths: assimilation and adaptation; And this 
process stimulates positive emotions such as surprise, shock, and pride to catalyze individuals to gen-
erate diverse cultural identities, including group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of local place, 
historic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modern cultural identity.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internal connec-
tion between personal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useum tourists by revealing 
this pathway mechanism, expand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in mu-
seum tourist experience research,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museums on how to effectively pro-
mote tourist education, fulfil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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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居民“到博物馆去”，使博物馆旅游成为城市生活中文旅融合发

展的热门业态。近年来，文化认同已经成为博物馆旅游的核心价值之一[1]。博物馆通过展陈空间与叙事

策略传达藏品内涵，使游客与某种文化“绑定”，形成归属感[2]。 
具体而言，博物馆游客的文化认同如何建构？既有研究发现，任何认同感的形成都是通过记忆来维

持的[3]。记忆包括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指由群体成员共享的针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共同记忆[4]；
个体记忆是指个体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经验，由自身的体验和经历塑造[5]。已有研究较多从博物馆视角

研究如何通过官方叙事塑造集体记忆和国家、民族认同，而较少从游客视角关注到个体总是会带着自己

鲜活、个性化的生活经验进入博物馆，他们必须借助其个人记忆吸纳、接收博物馆呈现的叙事，进而才

可能进一步塑造与之相关的文化认同。那么，在参观过程中，游客异质化的个人记忆如何与博物馆的展

陈环境互动，实现记忆重塑与文化认同的建构？由此生成的文化认同又呈现出怎样的类型细分？这些问

题关乎博物馆如何更好地与游客互动、共创价值，帮助游客理解并自我建构文化知识，从而承担起文化

传播的功能。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研究较少。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打开此黑箱提供了参考。该理论指出，学习是主动进行的，经验记忆是学习的

基础，意义建构是学习的结果[6]。文化认同作为人们对于某种文化形式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7]，是博物

馆游客在参观后自我完成的意义建构。因此，本文尝试将个人记忆视为学习起点、文化认同视为学习结

果，通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探索在博物馆旅游情境下，游客的个人记忆如何被唤醒、影响并引发文化

认同的建构。而纵观现有文献，从建构主义学习视角理解文化认同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较少。这一视角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2108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朱丹，陈乐 
 

 

DOI: 10.12677/ass.2025.14121085 229 社会科学前沿 
 

的引入有助于解释博物馆旅游中被忽视的游客个人记忆在文化认同构建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通过在

博物馆旅游中的应用，发展并拓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解释力。 

2. 文献综述 

2.1. 博物馆旅游与文化认同 

2.1.1. 博物馆旅游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在国内外都经历了从最早期的文物收藏室到集文物收藏、研

究、游客教育、休闲等复合型空间的转变[8]-[11]。对于博物馆旅游的定义，已有研究从博物馆和游客两

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概念界定。从馆方视角，已有学者强调博物馆及其衍生物的旅游吸引物价值[12] [13]，
将其定义为利用资金、技术手段对博物馆及其衍生物(包括藏品、文化符号、纪念品等)进行开发，吸地竞

争力的提升作用，以及游客行为、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等消费、收益指标[14]-[16]。随着博物馆对商业与公

共教育双重价值诉求的推广，更多研究开始转向关注博物馆如何促进游客文化素养提升、历史意识塑造

及文化理解力培育[7] [17]。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旅游文化教育功能的实现，愈发重视游客主体与博物

馆游览情境引导公众进行观光、休闲、娱乐、体验、修学教育等活动[18]。从游客视角，博物馆旅游被视

为公众以观光、休闲、娱乐、审美、知识获取、文化体验或身份探索为目的，主动到访博物馆参观体验的

活动[19] [20]。因此，“博物馆游客”这一概念关注所有到访博物馆的访客(visitor)，既包括跨城流入的异

地旅游者，也涵盖本地到访的居民。 
在博物馆旅游领域，早期研究主要将游客视为博物馆文化的消费者，关注博物馆旅游的经济收益，

对旅游目的的交互[21]。游客并非被动接受博物馆展陈知识的“容器”，而是基于既有认知、经验及记忆

储备，主动建构认同与价值归属的“意义创造者”[22] [23]。相应地，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与教育手段(包括

展品陈列、解说系统、互动技术等)也正从单向信息传递转向促进对话与意义共建，以促进游客与展品、

历史及文化叙事产生深度联结[24] [25]，而这种联结通常表现为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强化[26]。 

2.1.2. 博物馆旅游中的文化认同生成 
文化认同是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个体对特定文化单位(如国家、民族、地域、符号等)产

生归属感与依附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过程[7]。在博物馆旅游中，文化认同的生成贯穿

于游客游览、解码博物馆文化的过程中，也是促进、衍生集体性文化认同形态(如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等)
的基础[27] [28]。本文所界定的“认同生成”，是指在博物馆展陈场景中，受访者通过元素、互动激活个

人记忆，进而唤起对特定对象的归属认知与情感联结的动态过程。该范畴不局限于首次建立认同，即便

受访者此前对该文化对象存在模糊认知，只要其认同情感的唤起与明确直接依赖于个人记忆的触发，均

纳入本研究认同生成的分析范畴。当前，博物馆旅游中的文化认同生成研究主要从其影响因素和内涵维

度展开。 
首先，在影响因素上，已有研究从博物馆和游客两方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博物馆呈现的物质展品、

文本阐释、展陈设计、交互设施等都对游客文化认同的形成产生影响[29]。而游客在馆的认知、情感、具

身等不同体验也与其最终形成文化认同有紧密的联系[30] [31]。例如，积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很大程度上

会促进游客寻求更深层的价值归属，可能会推动游客对于博物馆展陈相关的某种时空、群体或符号产生

文化认同的建构[32]。然而，现有成果多验证零散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未能呈现游客与博物馆展陈设施

互动如何影响其不同类型的体验、体验之间又如何关联推动文化认同建构的具体过程。同时，由于携带

异质化的个人记忆，游客步入展馆参观游览获得的记忆重塑又如何影响其文化认同建构的具体内容？这

些问题都有待开展详细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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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内涵维度上，已有研究对于文化认同的界定主要按照纵向分层和横向细分两种方式开展。

纵向分层将文化认同视为不同层次行动表现的集合：如戴靖怡等将文化认同的生成表现划分为“情感–

认知–行为”三个层次[30]，也有研究依据游客对某种文化的接受程度提出了“承认–接受–融入”的文

化认同递进模型[33]。纵向分层指出了文化认同具象表现在人们行动上的丰富层次性，而横向细分则强调

了文化认同对象要素的多样性。例如，弗里德曼将文化认同横向细分为对种族、生活方式、传统族群和

现代族群的认同[34]。其中，“传统族群–现代族群”的历时性轴线体现文化认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

力与转化，“种族–生活方式”的共时性轴线则是对本土与全球、群体与地方等多元文化的多维度表征。

类似地，刘强等在对国内外体育博物馆的研究综述中，也将文化认同细分为族群、地方、组织认同等维

度[35]；郭学松等基于传统体育活动宋江阵的研究，将文化认同分为历史文化认同、血脉文化认同、精神

文化认同和礼仪文化认同[36]。这些研究基于不同情境，通过识别构成认同的核心文化要素，回答了“认

同什么文化”的问题。在博物馆中，地方、族群、历史等多元文化线索交织，基于个人记忆的影响，不同

游客如何选择性识别、解读这些线索，从而生成对不同文化要素的文化认同？这一过程机制仍有待明晰。 

2.2. 游客记忆与文化认同 

作为高级的认知和心理机制，记忆被认为是理解文化认同建构内在路径的突破点之一。Gillis 指出，

记忆的维持是人们在时空推移中仍然能够产生认同感的关键[3]。博物馆具有较长的、可延伸的时间轴，

记忆穿梭其中，成为游客回溯历史、建立文化认同的纽带[37]。目前，博物馆通过多样化的叙事手段，展

演集体记忆并促进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已经得到较多研究的证实[23]。博物馆通过展示历史文物、组织官

方叙事以塑造权威的集体记忆，引导游客接受其关于过去的描述，形成对于历史文化的共同看法，从而

定位身份、建构认同[38]。 
然而，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不仅包括集体记忆，个人记忆也会参与其中[39]。相较于由博物馆

官方叙事塑造的制度化集体记忆，个人记忆是个体从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所见

所闻，是更为普遍、鲜活、个性化的记忆形式[5]。毋庸置疑的是，游客会带着各异的生活经验进入博物

馆，因此，博物馆也被视为个人记忆与历史事实交汇、碰撞的场所。个体记忆在博物馆旅游中的作用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帮助理解。游客会在参观中唤起相关经历，将遥远的历史事实转化为熟悉的经验，

理解展览主题[40]。二是形成冲突。个人记忆可能与博物馆想要营造的集体叙事发生对抗，产生解码冲突

[39]。三是价值升华。Smith 等发现游客在博物馆中回忆参与民权运动的经历，并与展览中塑造的群体价

值观不谋而合，以此强化他们的社会理念，生成情感归属[2]。这些发现暗示了个人记忆可能通过认知–

情感耦合催化文化认同的建构，但具体的路径是怎样的、个体记忆对认同什么文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仍

存在理论黑箱。 

2.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探究个人记忆对于博物馆游客文化认同塑造的影响路径提供了理论视角。该理

论强调学习的基础是个人原有经验和记忆，学习的结果是对事物形成意义建构。在建构主义学习视角下，

游客不是“空着脑袋”进入博物馆，而是在原有经验和记忆的基础上进行参观，接收博物馆信息，开展

建构主义学习[41]。因此，个人记忆被视为游客开启博物馆参观学习的起点；而文化认同作为对某一文化

时空、群体或符号的身份归属和价值认可，是游客在个人记忆基础上经过博物馆游览开展意义建构的结

果，是通过博物馆非正式学习自我达成的学习结果之一。 
对于学习发生的具体机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外部环境

的作用。Falk 和 Dierking 将建构主义引入博物馆旅游，提出学习情境模型，发现学习是在个人背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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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和社会文化三者的互动中发生的[42]。此时，博物馆游客的个人记忆不是自发出现的，而是在与博

物馆物理、社会环境的互动中被唤醒。二是个人建构主义，进一步关注个体内在认知的变化。皮亚杰提

出“平衡”的概念，认为学习者通过同化与顺应实现认知平衡，形成新的意义框架[43]。其中，同化是指

将新信息纳入原有的认知图氏，是对记忆的完善；顺应则是在不容易被同化时，调整原有的认知图氏以

适应新概念，是对原有记忆的改变[44]。并且，游客记忆的唤醒与重塑伴随着各种积极、消极的情感被激

发，在促进认知向意义建构转变中可能发挥着较大的影响[45]。例如，当个体自身记忆与博物馆叙事匹配

时，容易引发情绪共鸣，游客会因此产生好奇、自豪等情感[46]。积极的情感能够促进游客产生对展馆文

物及其相关的地域、人文、符号等事物的表征性思考，并内化为相应的价值和意义认可[47]；消极的情感

则可能导致情绪失落，从而中断认同的建构[48]。 
由此可见，社会和个人建构主义分别从外部互动和内部调整两个角度为个体的意义学习提供了概念

性框架：认知变化激发了情感生成，情感牵引催化意义建构。因此，本文尝试综合学习情境模型与认知

平衡模型对博物馆游客在参观中的记忆参与、认知动态与情感变化进行剖析，以详细揭示博物馆游客的

个人记忆如何引致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3. 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观察、访谈捕捉博物馆游客参观体

验过程性资料，并运用主题分析法分析、提炼个人记忆(学习起点)到文化认同(学习结果)的过程机制[49]。
基于探索性研究的性质，本研究遵循信息最大化原则聚焦典型案例地[50]，选取展示地方自然、历史、艺

术各方面藏品的综合性博物馆作为本文关注的案例对象。工作详情如下： 
首先，实地调研于 2023 年 1~3 月及 7 月展开，聚焦长三角文旅核心区的三家综合性博物馆：南京博

物院、上海博物馆和杭州市博物馆。选择依据在于：均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类国家一级博物馆，馆

内复合性馆藏文物与文化叙事为系统考察游客个人记忆的唤醒、重塑与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了契合的场域；

年接待游客均破百万人次[51]-[53]，为观察、访谈提供丰富样本。研究者在场馆内进行非参与式观察，基

于包括物理环境互动(展品停留、展牌阅读、装置使用)、情绪反应(面部表情、语言反馈)、社会互动(同游

者交流、陌生游客参与)等多方面的观察记录表，细致记录游客行为模式。 
其次，深度访谈于线上线下同步招募有丰富博物馆参观经验的受访者。线下依托上述案例场馆接触

潜在受访者；线上通过小红书、豆瓣小组(博物馆、历史文化类社群)发布招募信息。筛选标准包括：(1) 过
去一年有多次(≥3 次)综合类博物馆参观经历；(2) 愿意详细回忆并分享至少一次博物馆参观体验。最终确

定了 25 位受访者，通过预约安排访谈时间，于 2023 年 1~3 月、8 月通过腾讯会议开展了两轮在线访谈

(时长 20~90 分钟不等)。访谈邀请受访者自由描述其印象深刻的综合性博物馆旅游体验，访谈提纲设开放

式核心问题(如参观体验过程、触动较深的展品、引发的个人记忆、对记忆的影响、情感变化、价值归属

等)与追问，兼顾研究关联性与表达自由度，并在取得知情同意下对访谈进行了录音。 
25 位受访者回忆的博物馆旅游体验涉及地跨 12 个省市的 19 家综合性博物馆。游客结构覆盖多元职

业群体及本地与外来访客，均是所在区域内具有文化传播影响力的核心文旅地标(详见表 1)。同时，受访

者较为集中在 18~30 岁年龄段，而这一年龄区间的人群正是当前博物馆旅游与学习最活跃、最典型的游

客群体[53]，能够为本研究问题提供最大的信息量[54] [55]。 
最后，遵循定性研究方法的循环归纳逻辑，资料分析与资料收集同步开展[56]：(1)将收集到的访谈和

观察文本进行转录，并反复阅读文本以全面熟悉、了解内容。(2)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采用主

题分析法对材料进行编码分析。在编码过程中将材料与学习情境模型、认知平衡模型反复比较、对话，

一方面用理论框架指导编码；另一方面，用材料细化、补充、或修正理论未尽之处[54]。同时，2 位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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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学研究者对 10%访谈文本开展主题编码一致性检验(克里彭多夫 α值 0.81~0.85，≥0.8，符合定性研究规

范)，同步以研究日志记录编码过程确保可追溯；效度采用观察记录、访谈文本与博物馆展陈文本的三角

互证，且依据编码标准，至 23 人时出现理论饱和(无新编码类别)，整体保障研究严谨性。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访谈涉及博物馆 博物馆所在地 博物馆等级 年接待规模(万人次) 

F01 女 18~22 岁 会计 上海博物馆 上海 国家一级 500~1000 

F02 女 26~30 岁 律师 齐齐哈尔博物馆 哈尔滨 国家二级 50 以下 

F03 女 18~22 岁 本科生 洛阳博物馆 河南 国家一级 100~500 

F04 女 18~22 岁 本科生 扬州大运河博物馆 江苏 国家一级 100~500 

F05 男 23~25 岁 律师 中国文字博物馆 河南 国家一级 100~500 

F06 男 18~22 岁 销售 西双版纳民族博物馆 云南 地方综合 50 以下 

F07 男 26~30 岁 记者 杭州西湖博物馆 浙江 国家一级 100~500 

F08 女 23~25 岁 公务员 故宫博物院 北京 国家一级 1000 以上 

F9 女 18~22 岁 公务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国家一级 500~1000 

F10 男 25~30 岁 公务员 首都博物馆 北京 国家一级 100~500 

F11 女 26~30 岁 讲解员 上海博物馆 上海 国家一级 500~1000 

F12 男 31~40 岁 软件开发 上海博物馆 上海 国家一级 500~1000 

F13 女 18~22 岁 市场运营 上海博物馆 上海 国家一级 500~1000 

F14 女 31~40 岁 教师 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 国家一级 500~1000 

F15 女 26~30 岁 工程师 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 国家一级 500~1000 

F16 女 26~30 岁 设计师 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 国家一级 500~1000 

F17 女 26~30 岁 研究生 三星堆博物馆 四川 国家一级 500~1000 

F18 男 31~40 岁 高校行政 杭州博物馆 浙江 国家一级 100~500 

F19 女 18~22 岁 本科生 
上海震旦博物馆 上海 非国有 未公布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 国家一级 100~500 

F20 女 19~22 岁 本科生 
宁波博物馆 浙江 国家一级 100~500 

南京博物院 江苏 国家一级 500~1000 

F21 男 41~50 岁 自由职业 平顶山博物馆 河南 国家一级 100~500 

F22 女 23~25 岁 研究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国家一级 500~1000 

湖南博物院 湖南 国家一级 500~1000 

F23 女 23~25 岁 医生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 国家一级 100~500 

F24 女 18~22 岁 自由职业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 国家一级 100~500 

F25 女 31~40 岁 自由职业 

故宫博物院 北京 国家一级 1000 以上 

湖南博物院 湖南 国家一级 500~1000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 国家一级 100~500 

 
最终提炼出三个主题分别对应个人记忆参与认同建构的三个核心阶段：个人记忆唤醒、个人记忆重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21085


朱丹，陈乐 
 

 

DOI: 10.12677/ass.2025.14121085 233 社会科学前沿 
 

塑与情感催化、文化认同建构。 

4. 研究发现 

4.1. 学习起始：个人记忆唤醒 

游客携带异质的个人记忆进入博物馆，这些记忆在互动中被博物馆的实物展品、展陈设计和社会互

动唤醒，使“自我”与展陈事实相联系，为后续认知学习提供了可能，学习由此开始。 

4.1.1. 实物展品唤醒 
在博物馆中，可以看到陈列和展出的各类实物展品：青铜器具、书画作品、雕刻建筑、历史图片等。

一些展品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知名度，游客在参观前就已经在生活中对其有所了解。因此，这些

展品通过其外形、材质、功能、符号意义等属性，引发游客的注意，并唤醒其与之相关的记忆：“王阳明

‘面黄肌瘦’的那个画像，一看到我就想到我之前历史书上那个图(F20)。” 
对于较为陌生的展品，在参观过程中，展品物质上的细节也会激发游客开展迁移式联想，将其迁移

到生活中见过的、有类似特征的事物上，并比较二者的不同：“那个头饰好复杂，之前看的《长安十二时

辰》，也有提到头饰……感觉博物馆要比电视剧里繁复的多(F23)。” 
此外，游客还可能借助物质展品，唤醒记忆中储存的与之相关的事件、人物、群体形象、文化符号

等。这类唤醒在具有刻板印象的展品中最为常见： 
“那个笔砚，大概是一个骆驼样子的。其实我当时感觉可以想到的故事就可以讲一串啊，有很多。

像前些天敦煌很火，然后不是很多人去骑骆驼？对，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然后还有这会不会是在丝绸

之路上？想到那时候是丝绸之路开始，从张骞那时候汉代开始嘛(F18)。” 

4.1.2. 展陈设计唤醒 
通过展品阐释解说系统、场景搭建、主题设计及参观动线的安排，博物馆构建出其官方的物质和话

语系统，引导游客阅读、观看并唤醒其个人记忆。 
首先，博物馆通过视频、动画甚至是真人展演实现展品及其相关内容的动态化呈现，唤起游客的联

想记忆。游客观看动态化阐释，不仅能更直观地理解展品的背景、特征、用途，还能联想到与之相关的

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过、或看过的画面：“就是一层一层，这个人穿的衣服到底什么结构也通过这个动

画的方式给演出来了。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和我们电视里看到的很像，那些人在层层穿戴的样子(F17)。” 
其次，一间展厅通过一组展品的集中展示、搭配，其场景营造也能瞬间将游客带入某个鲜活的生活

实践中，唤醒游客的相关记忆。正如受访者 F18 在参观杭州博物馆银器展时，经过西方银器展厅，一张

桌子摆放了很多银器，复原了当时皇室贵族用银器用餐的场景，这种场景引发他产生了达芬奇名画的记

忆联想：“它能坐 25 个人，我真的挺惊讶的。最有趣的是我当时站在哪里，突然间就想到一幅名画，就

是那个达芬奇画的《最后的晚餐》，就虽然也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就是一下子产生对话了，好神奇(F18)。” 
最后，博物馆还可以通过主题线索、参观动线、层次布局等对展厅进行整体规划，通过塑造时空布

局唤醒游客的个人记忆。例如，多数博物馆使用时间顺序阐述地域历史，通过时间轴引导游客串联之前

的学习记忆： 
“当时看那个‘古代中国’的展……它的展品的这个走向也是把中国的从史前一直到近代的一个历

史的脉络，这个时间线串得非常明白的，很多陈列的展品都是精品中的精品。看完之后就是自己学的知

识真的在自己眼前了，都能串起来(F9)。” 

4.1.3. 社会互动唤醒 
博物馆面向大众开放，是社会化的场域，场馆中的社会互动也可能成为触发媒，唤醒个人记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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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本人外，游客与同游者一起观看展品，当展品内容触及共同的兴趣点时，就会引发热烈的讨论，随

着讨论的深入，会触发彼此更多的个人记忆： 
“我们几个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货币，因为，历史上学过比较多的相关的这种东西，而且大家

都很热烈的讨论。这个就是说在书上什么什么地方学到过、是哪个朝代的，是会有这种反应。我们聊的

比较多的，应该是秦朝，我记得学过大一统，统一的那个钱币。可能是西汉之后？它有一个蚁鼻钱就是

一个比较特殊的，蚂蚁的蚁，鼻子的鼻，就是长得比较特殊，有点奇怪，然后就觉得挺好玩儿的(F01)。” 
同时，游客还会与其他参观者同处一个空间中。游客会有意无意地接收其他陌生游客关于展品的讨

论、评论等话语信息，并唤醒、调动起自身的记忆储备。如受访者 F21 在分享参观平顶山博物馆中的鹰

形白玉雕时提到，“边上有一个中年人吧，就给我说这个是应国的遗产，他们把老鹰当图腾。我就想起

来确实之前见过很多老鹰的元素(F21)。”其他游客的讨论有时会与展馆或其所在地域的氛围相匹配，激

发游客对所在地域特征所持有的相关记忆：“有的时候会遇上一些知识储备很多的游客，在看关羽像的

时候，他们就会对着展板上的介绍短文，很热烈地讨论，特别沉浸。我想到话本里三国本来是比较鲜活

的，再配合这样(讨论)的氛围，就觉得很适配(F17)。” 

4.2. 学习过程：个人记忆重塑与情感催化 

4.2.1. 同化与顺应 
个人记忆被唤醒后，博物馆成为个人记忆和历史事实交汇、碰撞的场所。在理解相关历史事实的过

程中，游客被唤醒的个人记忆主要经历了同化和顺应两种学习路径，被不断重塑，以达到认知平衡。 
同化是游客基于外界信息串联、印证、完善自身个人记忆的学习过程。博物馆内真实可感的物质展

品不仅印证了游客持有的记忆，还使记忆具象化。如 F18 所言：“之前也知道说中西融合，那这个青花

瓷的西式花瓶就是告诉你，这是真的存在的(F18)。”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全方位、多角度观察甚至触摸到

更多的细节，补充了其原有记忆的模糊之处，使记忆更完善、丰富、深刻：“我摸那个仿真的青铜器，才

知道原来这么硬，知道它的铭文刻多深……过去对他的印象都是靠眼睛看，现在更了解了(F10)”。此外，

展品的时代背景、制造工艺等话语信息也会帮助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将原本碎片化的记忆串联起来，对与

展品相关的地域、人文、社会等更宏观的知识单元形成完整的记忆网络和认知体系： 
“我知道江浙那边属于是思想曙光的存在……就是靠海，政治宽松，宋朝又重视文人，所以就能理

解为什么这些心学家都在江浙。你看的时候，这些零碎的记忆反而都能和它(展品)结合起来(F20)。” 
由此可见，同化是在不改变原有认知框架的情况下协调、串联个人记忆的学习过程。而顺应的学习

路径则更强调对个人记忆进行修正、拓展以契合博物馆参观所获得的新信息。如 F20 讲述自己参观玉度

母佛牌、了解其寓意后对自身记忆的主动修正：“之前看到有人会用这个来占卜，有一点恐怖……但是

现在知道它的寓意就不可怕了(F20)。”又如，F18 提及博物馆中立体多元的阐释为他展现出事物的更多

维度，拓展了自己的原有记忆：“它(笔砚)不仅是实用的，本身还有审美价值，像是图腾崇拜，之前我用

家里的就没意识到(F18)。” 

4.2.2. 情感催化 
在个人记忆重塑的过程中，与展品的具身互动及认知变化会激发游客产生多样的情感体验。本研究

发现，积极的情感体验能够进一步催化游客的个人记忆，向更稳定的文化认同发展。惊奇、震撼和自豪

三类积极情感的催化效果最为突出，三者常常同时出现。例如，当看到与长信宫灯环保概念一致的羽纹

铜凤灯这一青铜灯具时，F24 油然生发出惊奇感，并升华到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 
“因为我觉得环保是很先进的理念，看完之后发现原来这么早在这个羽纹铜凤灯里体现出了环保的

想法。而且你看羽纹铜凤灯是在广西，然后长信宫灯是在陕西(实际在河北出土)，但是其中有很多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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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很奇妙。就感觉其实在当时也能进一步证明说我们中华文明是一直在交流，没有被隔断的，很了

不起(F24)。” 
又如，F22 在湖南博物院看到马王堆汉墓 T 型帛画所绘制的天上、人间、地下三重世界的生动内容，

更新了自身的记忆储备，生发出惊奇和震撼的情感，也进一步对西汉人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可： 
“哇！这个想象真的就是特别的完整，特别的系统。因为当时这个画其实也是历史很久远的，那个

时候我觉得很多神话故事都还没有被我们所总结出来吧。但是它当时已经出现了系统的世界观，会觉得

很厉害很震撼……真的感觉到古人那种蓬勃的想象力(F22)。” 
在某些情境下，也会出现游客的个人记忆与展陈信息无法协调平衡的情况，消极情感随之产生。此

时，消极情感并非仅仅表现为阻碍，而是呈现出多元性特征。如 F25 提及参观藏族相关展览时最初的感

受：“我了解过，封建时期那边大部分平民的待遇是比较糟糕的……但这个又是精品展，就会有一种割

裂感(F25)”。这种割裂感产生的消极情感，阻碍了游客与展陈在当下产生共鸣，但同时也会使其以消极

情感为起点展开思辨，F25 后续查阅了《西藏通史》中关于封建农奴制的记载，还对比了西藏自治区博物

馆“民族融合”主题展的叙事，最终形成了更全面的认知：“现在明白不能只看单一的正面或负面叙事，

当时平民的生存困境是历史的一部分，博物馆应该把这种复杂性讲清楚，而我现在对藏文化的认同，也

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多面性”。 

4.3. 学习结果：游客文化认同建构 

游客在博物馆参观中经历了个人记忆的唤醒、重塑以及情感催化，生成了面向不同要素的多元文化

认同，包括对群体文化、地方文化、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认同。 
首先，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生动具体的文物让游客看到背后付出智慧与努力的祖先群像，形成群体

文化认同。 
“你想古代没有任何先进的设备，但还是能做这么好看的瓷器……我们的祖先，我们中国人还是很

智慧的(F21)。” 
“看到这么多唯妙唯俏的陶俑，代表了唐代的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可能是丰富了认识，

然后但是情感上也可能就是我会更深刻的体会到当时生活中的一些艰辛，或者会感觉他们很伟大，我们

祖先的智慧和能力、毅力都是很伟大的(F19)。” 
此时，游客自发使用“祖先”、“我们”等词进行指代，可见其已脱离个体叙事，将自我身份定位于

更广泛的群体血脉身份当中，借此明确“我们是谁”。 
其次，与“人”相应的，游客还会在学习中形成对“地方”的文化认同。博物馆扎根于特定的地方建

设，展陈内容也能历时性地呈现所在地域的文化和特质。通过参观，游客对此地方的个人记忆通过同化

顺应得到加强和重塑，就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进而生发出对所在地方文化的认同。正如 F20 谈到在参

观了宁波市博物馆之后对于宁波的地方文化认同： 
“宁波我去了那个博物馆之前对他的印象就真的是，本来以为他可能只是一个小城市，但去了之后

才发现非常富裕，非常富庶。然后，也看到像什么一些很多历史上的名人在那边很多，就说明他们那边

接触到新思想比较早，然后就是开埠的比较早。确实能感觉到宁波这个城市的发展，还是很有底蕴的

(F20)。” 
除了外地游客，本地市民通过博物馆参观获得的地方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强： 
“平时光听长辈说这个平顶山是有历史积累的，然后讲也不知道是啥，现在去看了，看一下会有一

个全新的一个认知。我觉得平顶山就是个小城市嘛，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没想到从西周开始就开始有

人的活动了……感觉自己在的城市一下子很有历史底蕴。看到这个城市过去的那种文化，确实会增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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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城市更加认同，感到我们这个小地方也是有东西可以讲的(F21)。” 
“可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因为我就是从小就在这儿嘛，然后安阳又就是甲骨文

的发源地，看到这些城市历史在我面前一点点陈列的时候，会很自豪。感觉它已经注入了我的精神当中，

跟我融入在一起了(F05)。” 
第三，博物馆通过宏大的时空叙事，描绘历史文化在时间长河中的演变与发展，重塑游客的记忆；

游客生发出对历史的敬畏与自豪，并自然形成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可和归属感： 
“看完之后，真的会有一种敬畏感、使命感，历史真的是很多元也很有趣。就觉得需要把这些东西

都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让我们接着去好好思考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他们里面有太多东西可以挖

掘了(F22)。” 
“我觉得看博物馆的东西就有些时候也在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不要一直往前看……虽然就是有些

历史离我们很远，但是它是很有意义的，你会知道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早就有的，而不是凭空出

现的。我感觉对历史充满了更多的好奇。我们的世界，我感觉无论我们的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有很多

很多细节可以值得我们去探究(F18)。” 
最后，游客也会通过对比现代和历史中的不同之处来反思社会的进步，生成现代文化认同。其中最

为普遍的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思，游客会通过意识到过去制度中的局限性，反向建构对于现代文明价值的

认同和归属： 
“这是劳动人民迎合他(皇帝)的喜好去制作的……现在的艺术家都强调原创作品，那我觉得这个就

是一种进步(F02)。” 
“就有些时候有些不起眼的东西，可能他因为我们就像古代是分贵族和平民，就不同阶级。可能在

那种时代里面，统治阶级可能会把一些被统治阶级的一些东西给压迫，就是压下去。使得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可能是以这个精英化的，就是不够平民。有的时候想到这些，就确实觉得历史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

咱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是有自己的优势和合理性的。(F22)。” 

5. 研究结论与贡献 

5.1.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定性研究方法，探索了博物馆游客如何基于自身的个人

记忆与博物馆发生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文化认同的路径机制(图 1)。具体而言：游客在博物馆参观游

览中，实物展品、展陈设计和社会互动唤醒其个人记忆，触发回忆联想。通过同化和顺应两条学习路径，

游客的个人记忆实现了重塑，并激发了游客的情感体验；惊奇、震撼、自豪三种最重要的积极情感催化

游客基于重塑的个人记忆生发深层次的价值追寻，进而建构出面向不同文化要素的多元文化认同：群体

文化认同、地方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和现代文化认同。基于此，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研究贡献： 
第一，博物馆游客异质化的个人记忆是其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起点。传统理论多强调博物馆作为“记

忆权威”，通过集体记忆规训游客认知[26]；虽然也有少量研究指出了游客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博物馆的

叙事[23]，游客记忆在博物馆参观中会不断演变[21]，但未能解释个人记忆变化、文化认同建构与博物馆

参观的内在关联。本研究细致剖析游客与博物馆的互动机制，揭示游客可基于个人记忆，在内化、学习

展陈信息的过程中建构文化认同。这一发现揭示了个人记忆在博物馆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是对博物

馆旅游记忆和认同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本文也发现，游客在博物馆参观中随着记忆的唤醒、重塑，

各种情感体验被激发，积极的情感体验成为推动游客从记忆向更深层次的价值归属求索的催化剂，搭建

了记忆与情感体验互联通向文化认同的内在机制，是对现有研究零散验证游客认知、情感体验与文化认

同影响关系[24] [30] [31]的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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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museum visitors based on personal memory 
图 1. 基于个人记忆的博物馆游客文化认同生成机制 

 
第二，博物馆游客文化认同的建构结果具有多样性。游客在与博物馆互动中，基于个人记忆可能会

关注异质性的文化要素，最终表达出不同细分类型的文化认同。本研究得出的四种类型的文化认同响应

了弗里德曼呼吁文化认同需回应“空间共时性”与“时间历时性”双重挑战的观点，并展现出博物馆经

由大众旅游的文化传播特质：“群体–地方”文化认同维度映射人、地方等多元文化要素在空间中的共

存与协调，体现博物馆跨文化交流功能[26]；“历史–现代”维度展现历史与现代思辨的张力，体现博物

馆跨时间叙事功能[31]。因此，本研究丰富了博物馆–游客互动情境下文化认同的内涵维度，为博物馆能

够提供多元、包容性的文化传播价值提供了有力依据。 
第三，本文综合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的学习情境模型和个人建构主义的认知平衡模型搭建研究框架，

分析一手调研材料，揭示了博物馆旅游情境下游客如何基于个体记忆与展品、展陈设计和社会互动相联

系，进而生成文化认同的内在机制。完善并细化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博物馆旅游中的解释、应用。 

5.2. 管理启示与研究局限 

本研究为博物馆旅游管理实践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博物馆应努力构建学习友好的情境生态，可

以从展品、展陈、社会互动入手，搭建游客的记忆唤醒、重塑媒介。包括(1) 加强游客与展品的近距离接

触，如需对展品进行隔离保护，可在展柜旁增置复制品以辅助游客触摸、品鉴；(2) 增强动态化展示、场

景还原和沉浸式场景搭建，理顺场馆的叙事逻辑与参观动线；(3) 重视同游者的交谈性互动，在博物馆的

一些休闲–参观混合区域，可以增设一些提问互动装置，引导游客围绕参展体验展开交流、探讨。其次，

重视情感催化机制，设置节日仪式、遗产课堂、文物修复等体验区域，强化游客记忆唤醒-重塑中的惊奇、

震撼、自豪等积极情感，促进个人记忆向文化认同转化。 
本研究基于综合性博物馆招募访谈对象，访谈对象集中在中青年游客。未来可拓展至红色博物馆、

科技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等特定博物馆类型，聚焦不同博物馆中游客与官方叙事的张力、协商过程并挖

掘认同失败或抵抗性解读案例；或扩大样本的多样性，纳入不同年龄、教育背景和参观动机的游客，揭

示文化认同生成机制的异同。内容上，本定性研究探索性地揭示了记忆–文化认体细化的情感体验对认

同建构的差异化影响，未来研究可引入情感社会学或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更深入地剖析不同效价(积极

/消极/矛盾)的情感在认同建构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并结合更多定性与定量手法，验证“情感–认同”作用

链路，更精准发现不同效价情感的影响差异，为智慧博物馆建设提供更扎实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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